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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2016年6月，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
边区革命纪念馆，天朗气清，草木葱茏。

一队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干部参观
团，缓步走向铜像广场。跟随服务的纪念馆工
作人员白雪发现，走在队伍中间87岁的姥爷智
俊信，从迈上广场第一个台阶便慢慢挺起了腰
板，加快了脚步，逐渐走在了队伍最前面。智
俊信昂首挺胸站定在铜像前，一如青松般挺
拔，整整衣领衣襟，捋捋书包挎带，注目，凝望，
举起右手，五指并拢，向着聂荣臻铜像恭恭敬
敬、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还是脚

下这片城南庄的土地，还是他可亲可敬的“聂
司令员”，还是那个敬礼、那声报告，可就是这
短短十几秒的敬礼、报告，整整跨越了68年。

聂司令员还是当年在城南庄时四十多岁
的模样，智俊信依稀还是那个少年，年少俊朗
的面庞对着司令员：“报告，今天的《晋察冀日
报》、机要文件和书信送到！”虽然聂司令员再
也不会亲切地喊他一声“小鬼”，可智俊信依然
庄重敬礼，响亮报告，他坚信，司令员就在跟
前，他能听到，肯定能。

听着姥爷讲的故事长大、又到纪念馆工作
的白雪，懂姥爷的心与情，激动地掏出手机，拍
下了姥爷伟岸、坚毅、忠诚的背影。这照片看
一次，我便烙印在脑海。当照片中的老人即将
与我面对面时，我竟有些惶恐。我敬重深居闹
市、归于平凡的战斗英雄，敬重等待我的、徐徐
展开的革命故事。那位端坐沙发、埋首翻阅书
本的老人，便是我崇拜了六年的智俊信老人。

当年谁能想到，一个穷山沟里的穷小子，能
成为聂司令员身边服务多年的“小鬼”。这缘分，
就起于1941年聂荣臻“三进三出常家渠”。

常家渠，这个阜平砂窝镇曾名不见经传的
深山小村，因聂荣臻率万人军队驻扎于此，与
日寇斗智斗勇、突出重围的传奇故事，而名扬
天下。在兵荒马乱与战火硝烟中长大的智俊
信，曾跟随任粮贸主任的大哥往常家渠送过公
粮。这公粮是当地百姓交租后仅剩的口粮，是
老百姓与子弟兵感天动地的鱼水深情。

大哥常讲：“短下什么，也不能短下公粮。
聂司令员、子弟兵是为了咱穷苦百姓打天下！”十
一二岁的智俊信并不太懂这大道理，但他对共
产党、对子弟兵、对聂司令员有着深深的崇拜、景
仰与笃定。受家族4个党员哥哥姐姐的影响，智
俊信光荣地于1945年7月秘密入党。那年，他
16岁。1946年10月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华北
军区三分队一名战士。那年，他17岁。

曾有小学生问：“您为什么那么小就要当

兵？”智爷爷坚定地说：“你不当兵，我也不当兵，那
谁来当兵保卫国家？我虽然只有17岁，但我有参
军报国的决心，有众多和我有一样理想信念的兄
弟姐妹。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信念支撑、激励着智俊信在战斗的道路上，
走得英勇，走得无畏。曾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著名
的清风店战役、正太战役及解放石家庄、解放天
津、解放太原、解放北平、进军大西北等重大战
役。这些战役惊心动魄，可姥爷讲起来却云淡风
轻：“那都是日常！”

自1947年1月智俊信被调至晋察冀司令部通
讯队后，便荣幸地成为聂司令员身边的通讯战士，从
阜平史家寨到张家口，再到城南庄、西柏坡，最后到
北平。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
美援朝。作为从老区阜平走出来的党员，作为聂司
令员身边可靠的战士，1952年5月，智俊信在华北军
区报名顺利获批，编入志愿军六十八军，抗美援朝一
年零两个月。

远没有上甘岭、长津湖、金刚川等战役著名，
无云山战役，因此刻坐在我身边的智俊信老人曾
参加过，我也初次听闻，便开始在脑海里全新刻
录。冲锋前，副指导员智俊信对全连156名战士
说：“打死一个，够本儿；多打死一个，咱就赚了。
死了，咱就是英雄！”最后活下来的也是英雄，可只
剩25人。战役之残酷、之激烈，智俊信在讲到无
云山高地时用的两句话令我动容。一句是“阵地
被打‘翻’了”，一句是“随便伸手一抓，全是弹
壳”。我能想象得到，但又全然体会不到，那可是
眼前这位如此平和的老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
呀！我全然想象不到，但又能体会得到，面对凶残
的敌人，眼前这位老人的“慈眉善目”也曾无数次
“横眉竖目”，迸射出刚毅的火焰！

硝烟散尽，岁月流转，一切皆成过往，英雄归于
平凡。1953年7月，从战场上下来，智俊信被派往华
北军区太原第二速成中学学习。前途本不可限量，
却因家中母亲、弟弟有病需要照顾，于1955年4月、
29岁转业地方，任罗家湾乡乡长。1958年，智俊信
被调至县农业局农机公司工作，直至1990年1月离
休。地方工作35年，智俊信淡忘了自己的功勋，却
始终铭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始终铭记“毛主席的
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哪
里最艰苦，我就到哪里安家”，无论干什么，“都是
一心一意，干一行爱一行，哪一行我都不是外行”。

聪明好学的智俊信，从岳父手上学得一套正
骨手法。县城及周边谁不慎错骨、扭伤，都会上门
求助正骨，智俊信都爽快答应。“揉好，你走你的，不
要钱。谁要给钱，马上退回”。有人说：“你私下帮
人正骨近四十年，少说得有几千人次，每回收十块
钱，也不老少呢！”智俊信严肃地说：“共产党员，为
人民服务，我有工资，有离休金，咱可不能钻钱眼儿
里。”2008年汶川地震，智俊信捐了1000元特殊党
费。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智俊信又捐出一万元。

这便是共产党员的本色，是我永远敬重的英
雄。时光荏苒，老了的是容颜，不老的是对党的情
怀与信仰。眼前93岁、77年党龄的智俊信老人，
目光澄澈，初心不改，“虽老犹未老也”。

虽然我不是军人，但我是共产党员，等再去纪
念馆，我也要向聂荣臻铜像敬个礼，向聂帅报告：
阜平已富，像智俊信这样从战场上下来、参与过国
家建设、隐姓埋名的英雄，生活得很好；像我们这
样生在新时代、奋斗在新时代的年轻一代，生活得
正好；像街上奔跑的那些新生代及将来的“后来人
们”，定会生活得更好。我坚信不已。

父亲年轻时当过兵，先后转战湖南、湖北、黑龙江、新疆等
地，修过铁路、架过电缆、采过石油。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了老家湖南，把退伍时穿的那身绿
军装锁进了箱底，从此视作珍宝。

我那时正读小学。有一次，放学回到家，突然发现父亲装军
装的箱子忘了锁。我从小就对军人充满了崇拜，渴望长大以后，
也能当上一名光荣的解放军。于是，怀着对军装的敬意，我从箱
底翻出了父亲的军装，穿在身上当成戏服似的“唱、念、做、打”起
来。正当我在院子里玩儿得开心的时候，冷不防耳朵根被人拧得
生疼，转身一看，原来是父亲。慈祥的父亲并没有打我，而是和蔼
地对我说：“这是我当兵四年唯一的念想了，得像保护我们的眼睛
一样爱护它。”从那以后，父亲对那身军装更是严加看管，每年只
在“八一”建军节那几天，才偶尔翻出来穿一下。

后来，我上了高中，那年在准备毕业晚会时，班上同学精心
编排了一个话剧，展望我们走上社会后，可能会从事的职业，要
求穿不同的职业装。我选了一个当军人的角色，由于服装要自
己准备，加之我一直忙于学习，没有时间去落实军装的事，临到
表演那天，我才突然想起向父亲借军装。原以为父亲会一口回绝，
想不到父亲问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打开箱子，从里面小

心翼翼地捧出那身绿军装，交给了我。虽然父亲退伍已十年，可这
身军装在他的精心保护下，依然纤尘不染，整洁如新。那晚，我穿
着这身军装，举着鲜艳的军旗，像个军人一样地迈着矫健的步伐，
行进在舞台上，一时间，博得了满堂喝彩。回到家里，父亲高兴地
夸赞我演得好，我一愣，问父亲：“您听谁说的？”父亲呵呵一笑：“我
在台下看到的呀。”原来，出于对军旅生涯的留恋，那晚，父亲也偷
偷跑到学校礼堂，观看了我的表演。我知道，不是我的表演多么到
位，而是父亲的这身军装，由于带着岁月的沉淀，带着一个军人朴
素的情感，所以，无形中给了我力量，是父亲平常生活中的一言一
行，感染了我，才让我在舞台上有了逼真的表演。

之后不久，在高考中我因过于紧张，落榜了。经过慎重考
虑，我决定去当兵。父亲听了，又一次从箱底翻出那身绿军装，郑
重地告诉我，不管是步入大学学堂，还是走进绿色军营，都要抵御
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要像这身绿军装一样，时刻保持着朴素的本
色。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做到纤尘不染，使自己的灵魂纯净
清澈。说完，父亲让我穿上军装，一家人走进照相馆，照了一张全
家福，算是对我当兵的支持。不久，我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火热的
军营，每当在训练、执勤中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拿出那张全家福，
认真地端详，看着照片中的绿军装，会不由想起父亲那亲切的告
诫之语，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四年后，我退伍到了地方，是离父亲很远的一个城市。临行
前，我穿着一身便服去看父亲，父亲笑笑说：“不如你我都穿军
装，一家人再照一张合影吧。”在父亲的提议下，我穿着橄榄色的
作战服，父亲穿上了那件依然整洁如新的绿军装，再次照了一张
全家福。

如今，两张全家福都被父亲精心地装裱挂在了客厅最醒目
的位子，它成了一家人最好的念想。是永不褪色的戎装情激励
着父子两代人献身国防，也让这段当兵的历史，成了一家人心目
中最美的荣耀！

提起开滦，天津人并不陌生。一是因为这家企业总部驻
天津近百年之久，它原先的办公大楼现在仍然矗立在和平区
核心区域，是泰安道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开
滦生产的各式工程砖，曾广泛应用于天津的楼房建造和地面
铺设。最为人知的“大象砖”，选材精良，结实耐磨。缸砖一
面雕刻有亚洲象造型，取吉祥之意。下方的英文“KMA”是开
滦矿务总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开滦砖品款式丰富，行销各
地，是多种经营项目中的主打产品。

对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是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必然
需求。鸦片战争以后，各个通商口岸包括货轮运输、公共基
建等新型产业都要依赖大量煤炭维持运转。另一方面，洋务
运动诞生的军工和民企的生产制造规模不断扩大，使土煤不
敷所需，而长期采买洋煤，也绝非长久之计。1876年，李鸿章
委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直隶开平勘探煤铁矿藏，至
1878年开平矿务总局成立。作为官督商办形式，它是中国第
一批引进西方技术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企业，在唐廷枢
悉心经营下，数年间不仅为各方用煤提供保障，并与轮船招
商局配合，在各大经销城市对洋煤进行有效排挤。此外，开
平还积极发展多种副业，如垦殖、金银矿、运河、货运码头、唐
山细棉土厂（中国最早的水泥厂，即后来的启新洋灰公司）
等。最为人熟知的是唐胥铁路。这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
煤铁路，于1881年建成，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
路，被公认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开端。

1900年庚子事变，开平矿局时任督办张翼遭受欺骗，矿权
丧失，开平矿局转而成为在英国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史
称“开平矿案”。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向袁世凯建议再办煤
矿，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成立，针对性地开采开平附近各矿
的煤层，使开平矿井无法向外延伸，意图抵制和收回开平煤
矿。“开平”“滦州”后在价格拉锯战中两败俱伤，1912年双方签
订合同，联合组设开滦矿务总局，总部仍设天津。合并后的开
滦，继承了两家企业的优质资源，摒弃了“官督商办”在融资与
人事方面的弊端，逐渐形成完善的组织系统和运营机制，在资
本额和产煤量上长年远高于其他矿企，引领了近代工业潮流。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由英商同和工程司美籍工程师爱迪克
生和达拉斯设计，建于1919年至1921年。建筑为三层混合结
构带地下室，坐南朝北，占地为矩形。泰安道一侧的主立面，中
间部分内凹，采用贯通两层的14根高大爱奥尼克柱式整齐排
列。柱廊间隙有深色方窗，窗槛墙为方形凹凸造型。上方连接
通长的挑檐，檐壁有一定的宽度。通过表面陈旧的痕迹，推断
原有开滦矿务局的英文名称铭牌镶嵌于此。挑檐之上的三层
设方形扶壁柱，与下方圆柱一一对应。顶部檐口多层线脚形成
立体腰线，上方的女儿墙由建筑边缘向中心阶段式提高，强调
入口引导性。入口处设三座棕色大门，门楣有涡卷装饰，而中
间门的门楣涡卷夹花苞形雕饰，尽显细节。门前高台阶和坡道
形成高出地面的宽阔平台，古典式大型花盆分布四角。
入口内的门厅为井字梁式顶棚，通过大理石台阶后，同

样有三座玻璃门与主厅相连。主厅贯通三层，顶部是镶嵌彩
色玻璃的半圆形采光屋顶，拱券上有精美雕饰。主厅四周有
16根大理石巨柱依次排列支撑，四角柱为方柱，其余为圆柱，
柱头由与柱身颜色相近的紫铜板制成。围绕大厅有宽敞回

廊，地面由彩色马赛克砖铺装，周围是大理石墙裙。分合式
主楼梯在主厅东侧正中，二层楼梯口对应位置的栏板上方安
装有一座西洋古典钟表。二层回廊所用栏板为汉白玉米字
方格镂空式，地面铺木地板，顶部为拱形。

各层房间沿回廊进行布置，一层有产品展室、会客室、会
议室，二、三层为办公室。多数房间门为高级硬木镶板门，上
方有木质山花。主房间内装用硬木护墙板、窗台板，并设古
典壁炉。木质暖气罩镶有黄铜材质鱼鳞图案装饰，顶部的拱
形石膏线同样雕刻花饰，中心有古典吊灯垂落。独具特色的
产品展室，全屋由开滦品牌的各类产品进行装饰，拱券式弧
形门洞贴以驼色麻面砖，门垛上的两坡顶覆盖红色牛舌瓦。
墙面和地面规整分隔为不同区域，分别铺砌各类面砖和水泥
花砖、缸砖等地砖。这间五彩斑斓、产品荟萃的展室，曾作为
电影《开罗宣言》的取景地。原开滦矿务局大楼从立面设计、
空间布局、内外装饰上独具匠心，宏伟又不失精妙，集中展现
了开滦的雄厚实力，是近代工矿企业办公大楼的杰出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煤矿建设专业技术人才，燃料工

业部决定以焦作工学院为基础，在天津成立新中国第一所矿业
高等学府——中国矿业学院。学院筹备处于1950年在开滦矿
务局大楼成立，开学后大楼又成为办公、教学用房。虽然中国矿
业学院1953年搬迁至北京，在津时间很短，但这座矿企建筑仍
为许多校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此后曾有数十年岁月，这座大
楼为中共天津市委办公所用。

1950年，开滦矿务总局由天津迁往唐山，与矿区管理机构
合并，天津改设办事处。1952年5月，燃料工业部代管开滦，成
立开滦煤矿总管理处。1953年5月，开滦天津办事处撤销。

跨越三个世纪，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的开滦，已逐步
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型能源集团，构建形成以
煤炭、煤化工、现代服务和新兴产业为支撑的
“三柱一新”产业发展格局，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超千亿元。回首过往，开滦凝结着中国
人自强不息的初衷与使命，承载着中国近现
代工业发展的艰辛探索。如今它历久弥新，
青春依旧，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
焕发出新的风采。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这两天，我的心情急迫着，急迫地等待“孙犁
先生”从湖南长沙“归来”。这里的“孙犁先生”，是
指孙犁先生的一尊造像。我在急迫地等待着。

等待中，想起了旧事。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
在保定师范（旧称“二师”）读书时开始喜欢孙犁先
生的作品的。当年，高中学生孙树勋正在与“二
师”斜对过的育德中学读书。不久，他的作品出现
在了育德校刊上，孙树勋便是以后的作家孙犁。
我坐在“二师”寂静的图书馆里，读着《荷花淀》《铁
木前传》和《风云初记》，复原着他在这一区域的时
代影像。刚刚出版的《晚华集》《秀露集》等，我迫
不及待地购来品读。这些小开本的图书和里边的
文字，读下去，孙犁先生的青年形象和与保定的关
联渐自丰满并贮满了内涵。

1987年6月，我奉调满城县文联。不到一个
月，我便联系了两名同窗文友前往天津拜访孙犁
同志。由于有时任保定市文联主席韩映山老师的
介绍，我们一大早就找到了多伦道先生的寓所并
畅快地得到允入。那天孙犁先生精神不错，穿着
肥大的旧衣裤，就像一位刚刚从田间归来的邻居
大伯。我向先生谈到保定并说曾求学于“二师”，
他散淡的目光一聚，之后又散淡开来。但我知道
他的心境已然不一样了，那是往事的齐聚和情感的
迸发。我又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新峪》是发在《天
津日报·文艺周刊》，与您和顾工老师同版呢。这次
他又聚拢了目光，向我这里看了一下。我还向他请教了欧风东渐和意识流的问题，
其实他的这类观点文章，时常会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会谈莫超10分钟，但
那次显然已超过半个钟头。虽然先生的兴致和劲头未减，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告辞。
这次会面，对于一个基层作者来说，它的潜在作用无疑是长期的、巨大的。2002年7月，孙
犁先生辞世。我写了一篇忆念文章，之后又去寻他安平的老家，现在叫“孙犁故居”。我在
留言簿上写下了“敬拜到家”，以表我对孙犁先生的崇敬之情。又和村里的老支书聊了一个
中午，归来写了《与孙犁相关》，发在《保定日报》。

我有一个曾在满城教书的朋友，善雕塑。我想请他为我塑一尊孙犁先生的石膏
像，他爽快答应了。大约是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古旧市场选淘旧物。临近中午，
忽然想起那位朋友好像离此地不远。电话一通朋友就热情地邀我过去，七扭八拐才找
到了他的工房。我看到了他手工捏塑的孙犁先生像，个头不小，但我总觉得离我心目
中孙犁先生的形象还差那么一丁点儿。他说这还差几道工序呢，到时保你满意。临别
也忘了说些什么话或承诺，我的心满怀期待。后来不多长时间，我见到了我的一个学
生，他曾在这位雕塑朋友那里打工。学生说我离开那里后，雕塑工坊就不干了。我也没
再和这位搞雕塑的朋友联系。那尊雕像的情形也就不得而知。

这条路没有行通，我便开始收集孙犁先生各种版本的图书。先是散本的，《老
荒集》《尺泽集》《陋巷集》《曲终集》《芸斋小说》等，后是《孙犁文集》。大约是1983
年，我在给《文艺增刊》投稿时联系到了邹明老师，他回信时附言《孙犁文集》即出，
并告之了定价。后来听说又出过带孙犁先生宣纸保真印章的文集，是效法鲁迅先
生纪念文集的手法。现在仍会把这些旧书籍拢作一处，不时翻看，仿佛回到了自己
的青年读书时光。我还想收藏一份孙犁先生的信札。但当我真正面对的时候，我
就想了，这是一套完整的书信文化体系，环环相扣，而且信件大都已成书出版。我
选择了一封信原大的复印件，还有一册信札出版前的校印稿，已经很是满足了。

但这些似乎还是不能满足我对孙犁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之情。我知道我的内
心，还是想着拥有一尊孙犁先生造像，置于案几，早也看得晚也看得，也是我深深的
敬意了。去年在一篇微文上，我看到了一个信息，2013年孙犁先生诞辰百年之际，
河北大学监制出品了小量的孙犁先生瓷像，原稿设计是天津泥人张，曲阳县一家定
瓷厂烧制。我打通了这家瓷厂负责人的电话，表述了我的意愿。对方说的确是做
过一批，但厂家已无成品。他透露给了我一线希望是，看是否还有原模，如有的话
还可为我搭烧一件。过了一周再联系，说原模没有了！他建议我联系一下河北大
学，也许哪间库房还会有惊喜。

我赶紧联系了稍熟的几位河大的朋友，但他们大多不知道此事。我忽然记起
微文中谈到过一位，他可能是那次活动的直接经办人。又是一番找寻，得知那位老
师已调往浙江杭州。我的心潮又鼓胀起来。那位调往杭州的老师说，他调出多年，
余下的事情已不知晓。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多半，但还是热情地告知对方，或有信
息，请及时通知我，另加了3个笑脸。我知道这是我在安慰和鼓励自己。

我只好漫无边际地继续在网络上寻找信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了又一个版
本的孙犁先生造像，古铜色，尺寸比白瓷像略小。仔细一看，这竟和河北大学监制
的白瓷像是一个版本！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一看售价有点小高，只好暂时按下心
情，耐心等待。隔三岔五还会看看造像是否还在，看看货主是否修改了价格。如是
约有半年。其间我又想到了一位搞泥塑仅见过一面的朋友，他现在是这个界别的
知名人物。但他不支持我做泥塑，说可翻模做铜或白玉的造像。我问可否手做一
件泥塑，符合孙犁先生的为人品格，还有他作品质朴中带着泥土气息的特质。这位
朋友说，如此烧成率极低，还易变形。

我找到了网上挂着的古铜色孙犁造像店主的电话，他是湖南长沙一家书社的
老板。我向他倾诉了对孙犁先生像的喜爱和与孙犁先生曾有过的一面之缘，表示
想适当谈谈价格。这位店主听后热情爽快地答应了我，并称这是一桩因孙犁先生
而生的缘分。他说他也喜欢孙犁先生的作品，能够知晓我现在的心情。半个小时
后，他告知我，孙犁先生造像已签单完毕，准备踏上返回冀中、返回保定的行程！我
激动起来，开始急迫地等待着。

人们喜欢孙犁先生和他的作品，大抵是因为他仁厚的为人，还有作品字里行间
浸润出来的乐观、向上和独特的审美意趣。

先生已“归来”，无论是在急迫等待的路上，还是徜徉在历史的星空，或是久住
人们的心田……

海派家具进入20世
纪，颠覆了中国“坐如钟，
站如松”的传统家具观，讲
求起坐的舒适性、随意
性。海派座椅出现了转

椅、摇椅等新品类，座椅上的快乐新天地出现了。
传统座椅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任何的可调

节性。转椅解决了椅子高度、角度不可调节的
问题，这样的转椅曾得到过乾隆皇帝的关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嘎尔
尼进献贡品19宗，都是新奇贵重之器，其中第
八件是“奇巧椅子一对，使人坐在上面自能随意
转动”。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上，大清
国的“旋转椅”已经出现了。不用说，时尚前沿

的大上海海派转椅已“合璧”成功了。
角度随意调节，高度瞬间升降，这是椅子类

坐具的一大革新。旋转椅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
的一个标志，是机械加工参与木器制作后的一个
飞跃。此时的海派家具已经有了转椅和安装滚
轮可以随意移动的餐桌餐椅了。

转椅的发明是工业进步的产物，它是将椅
座与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铁）柱连
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用螺旋杆升降调
整椅座的高度。转椅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主
要用于办公室，而且是一种高级别的坐具，一
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转椅的。另外，
一些富豪之家在书房也配置转椅，如梁启超在
天津的饮冰室中就使用皮转椅。

摇椅，在中国家具中称“逍遥椅”，西方称之
为“安乐椅”。在西欧，扶手上有软垫配置，法国
称之为“贝尔热尔式椅”，英文中亦被称作“安乐
椅”，现在古旧家具市场中称作“安乐椅”的就是
摇椅。

摇椅分为坐式、半躺式和躺式三类，都是根
据圆的重心原理设计制作的，是将椅子的腿变成
弧形的圆木，使人坐上能随着重心的转移而前后
摇动。

海派家具的摇椅来自欧式家具。19世纪的
奥地利家具师迈克尔·托耐特的曲木家具为现代
家具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其制作的洛可可曲线的
曲木摇椅受到追捧并在美国很快流行，海派摇椅
有的就吸纳了曲木家具的思路。

老兵的敬礼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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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开滦矿务局大楼：
煤炭工业沧桑写照

罗 丹

希腊的古典建筑，它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柱式的发

明。多立克柱式，体现出一种男性美。爱奥尼克柱式，就体现

了一种女性美，那么看这14根柱子，应该都是标准的爱奥尼

克柱式，体现了这种希腊对于人体美和数字美的建筑美学法

则，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天津不可多得的一种瑰宝。

走进楼内，中部天井大厅贯通三层楼的高度，厅内铺着彩色马

赛克地砖，房间里有木制的壁柱、地板。作为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

现代化的见证者，开滦矿务局的开端，是1878年清政府创办的开平

矿务局，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工矿企业。（节选）


